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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主要指狭义上的西域，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起源于甘青高原的氐羌民

族，也有与北方匈奴有源流关系的乌孙，还有高鼻深目的塞人; 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权都得到汉王朝

在政治上的认可，他们与汉王朝建立了一种羁縻关系，是汉王朝西域都护治理下的地方政权，从统一

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汉王朝对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治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对中国西北治

理的历史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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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历史主要记载在

《汉书·西域传》等文献当中。从 《汉书·西

域传》的记载来看，西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

广义的西域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至欧洲的广大

地区，那些距离汉王朝很遥远的地区与汉王朝

主要是文化联系，受中国文化影响，因此我们

可以认为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广义的西域是中国

的文化边疆。［1］［2］狭义的西域仅仅指阳关、玉门

关以西至葱岭以东地区，是西汉王朝西域都护

府辖地，是西汉王朝实际控制的地区，因此狭

义的西域就是汉王朝的西北边疆，本文所指即

是狭义的西域。关于此范围内的汉代边疆民族

史研究比较薄弱，除了龙显昭 《汉代西域族属

及其与周秦 “西戎”之关系》［3］ 等为数不多专

门探讨汉代西北边疆民族源流的单篇论文外，

还有一些散落在周伟洲、杨建新等人的系列研

究中。如周伟洲的 《西北民族史研究》 《中国

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等著作，［4］［5］宏观上论

述了古代西北民族的族源、分布、融合及其魏

晋之后西北民族关系等问题，较少涉及西汉时

期西北的民族。杨建新的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

史》［6］介绍了古代西北戎族、匈奴族、月氏族、

乌孙族、氐族、羌族、鲜卑族和吐谷浑族等，

其中第五章专门论述了两汉时期的西域各族。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 《汉书》记载为中

心，对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及其与王朝的

关系作一专门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汉代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治生态

西汉王朝以国家的力量对西北边疆进行开发

是从汉武帝开始的，之后西北边疆的绝大多数民

族都接受汉朝羁縻统治，属西域都护府直接统

辖。《汉书·西域传》载: “ ( 西域) 最凡国五

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

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

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7］( P3928) 而分布在葱

岭以西的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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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

不督录总领也”。［7］( P3928)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整个

西北边疆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实际上是中国民族发

展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北边疆各民族既

是北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

者，众多的中国文化通过这里向广义的西域传

播，广义西域众多的文化也通过西北边疆各民族

传到东亚地区，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

治生态是复杂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西北边疆的民族没有联合起来形成

强大的政治集团，几十个民族，“各有君长，兵

众分弱，无所统一”，［7］( P3930) 虽然西汉初期匈奴

进入西域取得了对西域大部分的控制权，但是

西北边疆的民族 “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即

匈奴也没有能力把他们统一起来。

第二，匈奴主要希望从西北边疆的民族那

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并不是希望把相关民族

吸收到匈奴当中，所以 《汉书·西 域 传》的

“赞”说: “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

与之进退。”［7］( P3930)

第三，汉武帝以后，汉王朝发达的政治制

度、强大的经济实力、具有吸引力的文化使西北

边疆各民族“思汉威德，咸乐内属”。［7］( P3930) 除了

鄯善、车师等被匈奴逼迫之外，绝大部分西北边

疆的民族都愿意接受汉王朝的治理，即“大国莎

车、于阗 之 属，数 遣 使 置 质 于 汉，愿 请 属 都

护”。［7］( P3930) 因此，班固在《汉书·西域传》当中

最后总结说: “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

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7］( P3930)

综上可见，西汉王朝西北边疆的各民族与

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联系是紧密和久远的，

他们很少被来自帕米尔高原以西的政治力量所

控制，来自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影响主要在文化

方面。［8］( P1)

二、西汉王朝西北边疆各民族的

地理分布与民族识别

( 一) 分布在今天新疆西南部的氐羌系统

民族

在一般人的意识当中通常认为中国的西北

边疆是没有氐羌系统民族的，以为氐羌系统的

民族主要是分布在甘青高原和西南地区，实际

上西北边疆也有氐羌系统的民族，《汉书·西域

传》就提到西北边疆有氐羌系统的民族存在，

并且进行了相关的识别，属于氐羌系统的民族

群体在《汉书·西域传》被称为 “羌氐行国”，

这些民族的文化特征就是游牧，所以称为 “行

国”。 “羌氐行国”有西夜国、蒲犁国、依耐

国、无雷国等，主要分布在今天新疆西南部叶

尔羌河东西两岸，即今天莎车县南部、和田市

西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东部的三角形

区域内，是距离汉王朝的首都长安和汉王朝在

西北边疆政治中心西域都护府比较远的民族群

体，这些民族如果从现代民族研究的角度来看

应当是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先民。现分别

对具体的识别情况论述如下。

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长安

万二百五十里。东北到都护治所五千四十六里

……蒲犁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

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而

子合土地出玉石。”［7］( P3882 － 3883) 这是在 《汉书·西

域传》当中第一次提到民族的族属问题，并且

进行了相关的民族识别，在文中首先确定西夜

的民族身份，认为西夜是属于氐羌民族，然后

特别指出与西夜同类的有蒲犁、依耐、无雷国，

这些民族都属于氐羌系统的民族，即 “西夜与

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这儿的 “胡”指的

是匈奴，说明虽然同样都是游牧民族，但是西

夜国、蒲 犁 国、依 耐 国、无 雷 国 不 是 “胡”，

也就是说氐羌民族与匈奴在民族源流上是不同

的。此外，西夜国又叫作 “子合”，所以西夜

国的国王才会叫作 “子合王”，西夜国的土地

也才会叫作“子合土地”。

与西夜国关系最为紧密的是蒲犁国，同样

是属于羌氐系统的民族，《汉书·西域传》说:

“蒲犁国，王治蒲犁谷，去长安九千五百五十

里。……东 北 至 都 护 治 所 五 千 三 百 九 十 六 里

……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车。种俗与子合

同。”［7］( P3883) 文中说蒲犁国“种俗与子合同”，这

儿的“种”指的是蒲犁国的民族与西夜国在民

族来源上相同，既然 “种”相同，那么文化也

应该相同，所以“俗”也就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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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耐国、无雷国的民众从文献的记载来看

也是氐羌系统的民族， 《汉书·西域传》说:

“依耐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东北

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南与子合接，

俗相与同。少谷，寄田疏勒、莎车。……无雷

国，王治无雷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犁

五百四十里，南与乌秅、北与捐毒、西与大月

氏接。寄田疏勒、莎车。俗与子合同。”［7］( P3883)

则依耐国、无雷国的民族也是属于羌氐系统的

民族，所以才会说依耐国、无雷国的民族在文

化上与子合相同。

( 二) 分布在今天新疆西部到中亚地区的

塞人

历史上今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各族的先民，

也曾经分布在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他们的人种

特征是高鼻深目，在 《汉书·西域传》当中被

称为塞人，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塞人应

当属于欧罗巴人种。

塞人原先是中亚地区政治军事实力强大的

民族群体，但是因为匈奴打败了大月氏，引起

了整个中亚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化，被匈奴打败

的大月氏进入西域，之后又向西进入今天的阿

富汗，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塞人 “南君罽

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

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7］( P3896 － 3897) 也就

是说塞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分为几个政治

集团，但是都属于塞人系统。在 《汉书·西域

传》当中是这样记载休循国、捐毒国这两个属

于塞人系统的民族的:

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去长安

万二百一十里。……东至都护治所三千一百二

十一里……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

故塞种也。”［7］( P3896 － 3897)

捐毒国“王治衍敦谷，去长安九千八百六

十里。……东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

……随水草，依葱领，本塞种也。”［7］( P3896 － 3897)

显然， 《汉书·西域传》的记载首先明确

休循国、捐毒国的族属为塞人，都是游牧民族，

即 “ ( 休循国) 畜随水草”，“ ( 捐毒国) 随水

草”; 其次通过 “在葱岭西”和 “依葱领”来

告诉我们西汉时期塞人的分布空间，即休循国

分布在葱岭的西边，为今天中国新疆西部喀什

市以西，经过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到达乌兹别克

斯坦东部，捐毒国则分布在今天中国和吉尔吉

斯斯坦交界的地方。

对于塞人的民族源流也有不同看法，颜师

古在《汉书·张骞传》当中注释说: 塞人 “即

佛经 所 谓 释 种 也。塞、释 声 相 近， 本 一 姓

也。”［7］( P2693) 也就是说颜师古认为塞人就是信仰

佛教的古印度人，这样的看法是不太准确的，

二者相同的就是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塞

人与印度的雅利安人都属于欧罗巴人种。

( 三) 分布在今天新疆西北部到哈萨克斯

坦的乌孙

乌孙是汉代中亚地区分布最为广大、人口

最多的游牧民族，但是他们的故乡是在中国，

最早与大月氏同时游牧在今甘肃河西走廊，据

《汉书·张骞传》记载，说张骞居住在匈奴的

时候“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

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9］( P2691、2692) 对

此，颜师古注释说最早乌孙分布在: “祁连山以

东，敦煌以西。”因为大月氏攻杀了乌孙的首领

难兜靡，占领了乌孙的分布区，许多乌孙的民

众只好逃到匈奴分布区，投靠匈奴。

对于西迁之后的乌孙， 《汉书·西域传》

说: “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

百里。……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

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7］( P3901) 说明乌孙也和其

他城郭诸国一样受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管辖，由

于乌孙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所以汉王朝在

乌孙任命的官员是最多的，有 “相，大禄，左

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

监二人，大 吏 一 人，舍 中 大 吏 二 人，骑 君 一

人”。［7］( P3901)

从民族的源流关系来看，乌孙与匈奴有近

亲的民族源流关系，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乌孙与

匈奴都有狼图腾崇拜，所以 《汉书·张骞传》

记载说乌孙的首领难兜靡被大月氏杀死之后

“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抱亡置草中，为求

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

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

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9］( P2691 － 2692) 狼在危险

的时候救助人的神话在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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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是普遍存在的，值得重视的是新生的昆莫

是被匈奴单于 “爱养之”，并且抚养长大扶持

为乌孙首领。但是，因为乌孙占领了大月氏、

塞人的分布区，所以许多没有迁徙的大月氏人

和塞人融入乌孙，对此， 《汉书·西域传》记

载说: “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7］( P3901)

从这个意义上讲，乌孙是一个多源合流的民族，

而且具有一些欧罗巴人种的因素，《汉书·西域

传》颜师古注说: “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

今之 胡 人 青 眼、赤 须， 状 类 猕 猴 者， 本 其

种也。”［7］( P3901)

乌孙分布的地理环境特征是地域广大而且

平旷，西南有伊塞克湖、中间是伊犁河流域、

北有赛里木湖和艾比湖; 气候特点是降雨量大

而且寒冷，在山区生长着众多的松树和樠树，

许多树都是乌孙人种植的，所 以 文 献 记 载 说

“不田作种树”，［7］( P3901) 即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但

是却种植树木，整个生产生活的特点是 “随畜

逐水 草”，这 与 匈 奴 为 代 表 的 北 方 民 族 是 相

同的。

三、西汉王朝防御匈奴的国家战略

及其在西北边疆民族中的职官

设置

整个西汉王朝时期，西汉王朝的国家战略

重点在于防御北方匈奴的进攻，而对于西北边

疆的治理也是防御北方匈奴进攻国家战略的一

部分，所以西汉王朝在西北边疆各民族政权当

中设置了许多专门负责与匈奴作战的官员，从

空间上来看积极参与西汉王朝抗击匈奴的民族

主要分布在西域都护府驻地乌垒城附近，例如

尉犁国因为处在防御匈奴的战略要道上，所以

汉王 朝 在 尉 犁 国 任 命 了 “击 胡 君”，这 儿 的

“胡”就是指匈奴。现从西汉王朝为了攻击匈

奴在西北边疆各民族中的职官设置角度分述

如下。

危须国分布在今天新疆博斯腾湖东北，西

至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五百里， “王治危须

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九十里。……击胡侯、击

胡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击胡

君、译长各一人。”［7］( P3917) 危须国距离汉王朝的

首都长安比较近，是西汉王朝在西域防御匈奴

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西汉王朝才会在仅有四

千多人的危须国任命众多与防御匈奴有关的官

员，即“击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君”等等。

疏勒国分布在今天的喀什市附近，虽然距

离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比较远，有 2210 里，

但疏勒国是西汉王朝在西北边疆西南方向防御

匈奴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王治疏勒城，去长

安九千三百五十里。……疏勒侯、击胡侯、辅

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左右译长各

一人。”［7］( P3898) 疏勒国地处西域的交通要道，是

进入中亚的通道，因此经济比较发达，有固定

的商品交换市场，与汉王朝的关系比较紧密，

所以西汉王朝在疏勒国任命了一个 “击胡侯”，

目的是让他们帮助汉王朝防御匈奴。

龟兹国分布在西域都护府西部，为今天塔

里木河中游的北部，东至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

城 350 里， “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

里。……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

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

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

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7］( P3911) 龟

兹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在西北边疆各民

族中有着十分强大的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光

胜兵者就有二万多人，正是因为如此，西汉王

朝任命的官员就比其他民族的官员要多得多，

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专门为了防御匈奴的官员

有“却胡君三人”，此外，因为西北边疆民族

众多、语言复杂，各民族的文化交往频繁，汉

王朝在西北边疆各民族政权当中大都设置了专

门负责管 理 翻 译 ( 按，当 时 称 为 译 人 或 者 重

译) 的官员 “译长”，例如为了做好西汉王朝

在龟兹国的相关联络事务，就任命了 “译长四

人”。

尉犁国在今天的库尔勒市，距离西域都护

府治所乌垒城三百里，“王治尉犁城，去长安六

千七百五十里。……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将、

左右都尉、击胡君各一人，译长二人。”［7］( P3917)

尉犁是距离长安最近的西北边疆民族，距离西

域都护也是比较近的，因为处在攻击匈奴的战

略要道上，所以汉王朝在尉犁国任命了 “击胡

君”作为西汉王朝防御匈奴的一个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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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耆国在尉犁国的北部，西南至西域都护

治所乌垒城 400 里，“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

三百里。……击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

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

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译

长三人。北与乌孙接。”［7］( P3917 － 3918) 焉耆国与西汉

王朝的关系比较密切，是西汉王朝在西域防御

匈奴和帮助西汉王朝治理西域的重要力量，所

以汉王朝在焉耆国任命与防御匈奴和安抚车师

有关的官员最多，具体有击胡侯、却胡侯、击

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

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

车师后国在乌鲁木齐东部，西南至西域都

护治所 1237 里，是直接面对匈奴的一个民族政

权， “王治务涂谷，去长安八千九百五十里。

……击胡侯、左右将、左右都尉、道民君、译

长各一人。”［7］( P3921) 所以西汉王朝在车师后国设

置了攻击匈奴的“击胡侯”。

综上所述，从西汉王朝与西北边疆民族政

权的关系来看，汉王朝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武装

力量“胜兵者”是西域都护府在西北边疆武装

力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西汉王朝能够

在西北边疆征来多达万人的军事力量参加战斗，

由此可见当时西汉王朝在西北边疆的军事动员

是十分有力的，特别是在相关的军事行动当中，

西北边疆各个民族政权的胜兵者都积极参加军

事行动，例如汉武帝征和四年 ( 公元前 89 年) ，

汉武帝派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

的胜兵者攻击车师 “诸国兵共围车师，车师王

降服，臣属汉”。［7］( P3922) 如果这些军事行动都是

西汉王朝的军队去完成，恐怕是很难的，那样

将会影响西汉王朝对西北边疆的有效治理。

从汉王朝西北边疆的整体来看，有许多民

族因为在地理上接近汉王朝直接治理的地区，

所以与王朝国家的关系比较紧密，例如婼羌国、

鄯善和且末国。而婼羌等因为距离西汉王朝政

治中心最近，所以国王的名字都叫做 “去胡来

王”，［7］( P3875) 对此，颜师古注说: “言去离胡来附

汉也。”［7］( P3875)

四、小 结

第一，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角

度来看，西汉王朝对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治理是

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事件，是统一

多民族中国对今天中国西北治理的历史证据，

反映了中国各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和统一多民族

中国形成与发展二者之间多元一统关系的历史

事实，即中国西北的各民族的出现与发展是和

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相联系的，而且

统一多民族中国与葱岭以西的海外民族及其国

家的紧密联系也是通过西北边疆民族来建立的，

这是今天我们研究 “一带一路”的历史起点。

因为，在《汉书·西域传》当中对西北边疆民

族的记述是按他们与汉王朝的首都长安的距离

来进行的，又由于西汉王朝在西北边疆的治理

机构是西域都护府，所以同时也要记述每一个

西北边疆民族与西域都护府治所的空间距离，

表明他们与汉王朝的政治关系，即以长安和西

域都护府作为空间参照来说明所记述相关民族

分布的具体位置。例如，车师前国，“去长安八

千一百五十里。……西南至都护治所千八百七

里，至焉耆八百 三 十 五 里。”［7］( P3921) 东 且 弥 国，

“去长安八千二百五十里。……西南至都护治所

千五百八十七里。”［7］( P3920) 等等。

第二，从王朝国家政治治理的角度来看，

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权都得到了西汉王朝在政

治上的认可，他们与西汉王朝建立了一种紧密

的政治关系，受西汉王朝西域都护的直接治理，

所以汉王朝对这些民族的官员都授予了汉王朝

的印绶，凡事皆得佩戴，所封赐的各种官员多

达 376 人，有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

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

王等等。和西汉王朝内地不同的是，他们在自

己的辖区内可以自由行事，不受西汉王朝的具

体管理，但是在政治上必须承认受西汉王朝治

理。尽管如此，西汉王朝在西北边疆任命的官

员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西北边疆的政

治形势来进行相关官员的任命，因此可以从他

们的职官设置上面看到与西汉王朝的关系，例

如西汉王朝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与车师关系紧张，

经常发生军事冲突，所以西汉王朝在善鄯就曾

经设置过“击车师都尉”和 “击车师君”的职

官; 此外，由于西北边疆地处中西交通要道，

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所以必须配置大量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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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于是西汉王朝在西北边疆政权中就设置了

众多的专门负责对外联络的译长，例如卑陆国，

“王治天山东乾当国，去长安八千六百八十里。

……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译长各

一 人。西 南 至 都 护 治 所 千 二 百 八 十 七

里。”［7］( P3918) 卑陆国虽然不太大，但是因为处在

交通要道上，因此汉王朝在 他 们 那 里 任 命 了

“左右译长各一人”。又例如扞弥国， “王治扞

弥城，去长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辅国侯、左右

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

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五百 五 十 三 里，今 名 宁

弥。”［7］( P3880) 扞弥国应当属于综合力量比较强大

的政权，有胜兵者 3540 人，而且对外交往也比

较频繁，所以译长都设置了两个。

第三，从世界民族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

因为匈奴对大月氏、乌孙等民族的攻击，使原

来分布在中国祁连山、敦煌之间的民族纷纷向

西迁徙，从而引起了整个中国西部和中亚地区

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变化，具体为: 大月氏、

乌孙因为匈奴的攻击进入西域，而当时的西域

是塞人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大月氏发动了对塞

人的攻击: “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

度。大月氏居其地。”［7］( P3901) 同时在 《汉书·张

骞传》当中也有记载: 大月氏被 “匈奴所破，

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

既 健， 自 请 单 于 报 父 怨， 遂 西 攻 破 大 月

氏。”［9］( P2691 － 2692) 就在 大 月 氏 占 领 塞 人 的 故 地 不

久，乌孙又进入西域与大月氏争夺塞人的故地，

结果是 “大 月 氏 复 西 走，徙 大 夏 地”。因 此，

乌孙的分布区不断扩大，“东与匈奴、西北与康

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最后，原

本是塞人的分布区，因为大月氏、乌孙从东向

西的迁徙引起了中亚地区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

变化，从此以后印欧语系的民族基本上就退出

了汉王朝的西北边疆，现代中国境内的印欧语

系民族都是后来迁徙进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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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groups of the northwest borderland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Imperial Court: A study of A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ZHANG Shu-hui1 ＆ WANG Xing-yu2

( 1．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2．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Abstract: The northwest borderland of the Han dynasty in a narrow sense mainly refers to the Western Ｒegions whose ethnic
composition was complex． Some of these groups like the Di-Qiang originated on the Gansu-Qinghai plateau，and the Wusun was
related to the Hun in the North and the Sai with obvious facial features． All the local regimes in the northwest borderland was
politically recogniz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of the Han dynasty． They established a kind of Jimi relationship with
the Han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ified multi-ethnic China，the fairly successful gov-
ernance of all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northwest borderland by the Han dynasty is a historical witnes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u-
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Keywords: Western Han dynasty; northwest borderland; ethnic groups in the borderland; multi-ethnic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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